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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　敦煌壁画舞蹈之魂－－－“S”肢体符号
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场面形象直观�却不易解

读�如：北魏第435窟、西魏第249窟天宫伎乐壁
画（图版21、22）。两身天宫乐伎�上身裸露�虽然
面部的颜色变黑�但整个身体呈现为一种“S”形
曲线状态�臂膀两侧的飘带动势�衬出“S”形舞姿
造型的简洁凝练。这种由质朴单纯的“S”形所构
成的乐伎形象�概括力很强。肢体语言严守正面
律�下肢变化单调�拱臀屈膝�既有神秘莫测的效
果�又充满了舞蹈的韵律。

天宫伎乐是北凉、北魏、西魏等早期敦煌壁画
中的主要乐舞形象�舞姿主要表现为头、肩、胯、手
臂和手势向左或向右抻拉、扭曲和变形�实属人体
的左“S” 形或右“S”形体态�有关敦煌乐舞研究专
家称其为半身舞蹈。北凉第272窟顶四坡、北魏
第257、254、431、435窟、西魏第249、288窟等窟
中都在四壁的上部画出一排天宫伎乐�其中的伎
乐形象都有着鲜明的“S”形体态及异域乐舞特
征。

北周第428窟中心柱北向龛三身天宫伎乐白
鼻、白眼、白眉�头大面圆�戴花鬘冠�上身裸露或
著半身袈裟�或系裙披巾。天宫栏墙和拱门已不

见踪影�但“S”形舞姿造型、体态、服饰均继承北
魏遗风。他们分别奏横笛和曲项琵琶�乐舞姿态
各异：有的拧身转合、有的回眸斜视、有的拱胯下
沉�极富动态感（图版23）。

早期的洞窟四壁下端还绘制有很多药叉乐

伎�与上部的天宫伎乐舞姿形成鲜明对比。药叉
是佛国世界的守护神�来源于印度民间信仰的山
林精灵�在敦煌壁画中多绘于山岳间�形象粗壮怪
异�但却体现着“S”形的舞蹈动态。如第249窟南
壁下部的药叉（图版24）�左侧的一身弹琵琶药叉
赤身穿短裤赤足�不作直立体态�呈半蹲状�动作
夸张�右腿用力弯曲上盘。臀部夸张地向左侧扭
曲�与倒向同一方向的颈部折叠吻合�双肩则顺势
靠向左侧�与抱琵琶的臂肘弯形成倾斜式交叉抻
拉�整体显示出男性 Z 形（S）的阳刚之美�从吹筚
篥的一身药叉与他相视的神态中�能够感受得到
一种酣畅的乐舞兴味。

以上所举各洞窟中“S”形舞姿�作为敦煌早
期壁画的一种舞蹈固定形态�从北凉经北魏、西魏
至北周�一直延续至隋代�此后�这种半身“S”形
舞蹈天宫伎乐形式逐渐消失�被飞天乐伎和礼佛
舞伎所代替。从隋唐到宋元飞天的各种飞翔姿态
中�可以深切感受“S”形美感效果。它以独特的
人体艺术形式�一直延续和发展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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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是中国古代舞蹈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�
其“S”形舞姿风韵�一方面从现存的各族民间舞
中可找到它们的踪迹�敦煌舞蹈研究专家高金荣
在甘肃武威、永登、天水和秦安一带采风时�曾搜
集到民间舞《滚灯》和《腊花舞》�都有臀部扭动的
“S”形体态�据传说起源于盛唐�是文人学士诗中
经常吟咏的一种程式动作。另一方面从有关记载
推知�敦煌壁画唐代舞蹈可能是当时寺院礼佛、娱
佛舞蹈的反映。寺院礼佛、娱佛舞蹈表演最突出
的是安国寺《四方菩萨蛮舞》（又作《菩萨蛮舞》）�
其舞装束颇似敦煌壁画伎乐天或菩萨象�她们“危
发金冠�璎珞披体” ［1］�舞者数百�其优美舞姿“如
佛降生” ［2］。这一时期的舞蹈形象有双臂高举过
头�十指交叉�扭腰出胯、掖腿、吸腿的印度舞风；
有弹指动眉、细腰挂鼓、边拍击边舞蹈�发带飞扬、
急转如风的西域舞风；有娴静典雅、圆润流畅、舒
缓婉转的中原传统舞风。

图1　莫高窟第112窟反弹琵琶舞　中唐
　　中唐112窟南壁东侧观无量寿经变中的反
弹琵琶舞伎�发髻高耸�腰部纤细�臀部后翘�上半
身夸张地前倾。富丽的珠宝等饰物衬托着女性丰
腴肉感的“S”形曲线。一条丝制柔软的帛带�从
肩上绕过手臂�卷曲成优美飘逸的“S”形曲线垂
落于地面。她左手置于身后�反握一把从右肩一
直斜伸到脑后的长颈梨形琵琶�右手作反弹状�在
头部后上方呈现出一个奇特的反 S 形�与躯干正
“S”形前后映照�相互呼应�好像在表演一段秀丽
俊美的琵琶舞。从有关历史文献中�至今尚未发
现唐代有边弹琵琶边舞蹈的舞蹈形式�这很可能
是当时沙洲（敦煌）一带特有的舞蹈形式。这种独
特而典型的“S”体态 是我国古代最优美最有特色
的“S”形舞蹈形象参照（图1）。

二　敦煌壁画舞蹈“S”形肢体符号的艺术特征
敦煌壁画舞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�以下几个

问题值得研究和关注�兹分条略述如下：
1．“S”形肢体符号形成的内在因素
由人体运动生理学研究得知�女性生理机能

与男性相比较�有着很大的差异。女性的躯干呈
“△”形�重心偏低�动作内敛。由此而导致运动发
力方式为“以胯为轴”。对敦煌壁画舞蹈律动加以
考证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敦煌壁画的基本舞姿
是由头、肩、胯的“三道弯”形成的�支撑点在胯上�
它的基本动律是“胯部的扭动”加之以头、颈、腰、
膝、脚及肩、肘、手的配合�而形成的和谐性动作。
壁画舞者的女性“△”形人体特征的舞蹈支撑点与
头部重量（发髻以及宝冠的重量）之间的流动发力
关系�是“S”形肢体符号形成的内在因素。

敦煌壁画“S”形肢体符号�是指身体动作被
抽象为纯粹的线条和形式而言的�它与尖锐的人
体运动形态正好相反�是一种曲折、间接的运动路
线�是身体或其任何部分穿行于几个平面之间的
弧形动作中的轨迹�动作样式类似于水波纹以及
佛堂的袅袅香烟。从“S”形运动轨迹分析�主要
是“S”形人体自身内部的“反”与“复”�太极图便
是这一意识的图样化。太极图面以黑为阴�以白
为阳�黑白相依�阴阳环抱�有阴阳消长和阴阳转
化……这很符合“S”形人体“逆向起动”和“圆弧”
舞蹈轨迹的运行�这里包含着中国古代传统舞蹈
的 “以退为进”、“以起点为终点”（时间）和“以无
为有”、“以弧线构球体”（空间）的观念。也就是
说�敦煌壁画“S”形肢体符号沉积的历史文化精
神首先是我们民族的“圆流周转”的运动时空观。
敦煌壁画“S”形肢体独特的运动魅力�即流动于
人体的阴阳及肌肉松弛与紧张之间 的“虚幻的
力”�它是抽取了壁画宗教内容和题材的本质�以
达到舞蹈强调为目的。
2．飘带的动势－－－“S”形肢体的延伸
飘带�是舞者身上的一种饰物。在豪华而奔

放的壁画舞蹈场景中�翩翩飞舞的“ S”形飘带与
舞伎们的“S”形伎体舞姿相互映照�具有强化“S”
形符号的功能。它挽在舞者的手中�无形中限制
了舞者的指掌�而放纵了膀臂�成为上肢动作的一
种延伸。飘带以生动的动态变化�左右回旋�上飞
下舞�衬托出舞者柔曼的体态和动感�在它抛起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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坠落时�亦会引发舞者身体发生明显的重量变化。
飘带上提时�身体疾速向空中抽展延长�呈现出一
种张扬性动作力效；飘带坠落时�身体重量随之下
沉�以缓冲的方式落在起承载作用的支点上�此
时�胯、颈、头以懈力拱出支点�由此形成一种特殊
的曲线符号－－－S 形。敦煌壁画中舞者舞姿的延
伸与准确的人体结构动力关系�就是以这种提沉
律动为基础的。仔细观察�敦煌壁画中舞者身上
飘带的动势各不相同：有的是舞姿落地之前的一
个美妙的瞬间�飘带顺双肩缓缓而下沉�末梢部分
还留有卷曲的遗韵�是一种不断减弱的舞蹈动态；
有的卷曲幅度很大�超越舞者双肩�像两条蜿蜒曲
折的藤蔓�随人体悬浮在空气中……

这些美妙的飘带动势�经画师表现成为“天衣
飞扬�满壁风动”的神奇效果�在壁画所绘制的各
个舞蹈场景中得以印证。与飘带相互融合的肢体
演绎方式一直延续至今�为当代舞蹈家所继承�并
且逐渐抽象升华为“线性”舞蹈艺术的一种表现方
式�广泛运用于各种舞蹈编创中。所以�飘带无疑
是壁画舞蹈肢体符号延伸的动因。

三　中外舞蹈文化的演变与融合

敦煌壁画中所反映的舞蹈艺术�是我国民间
艺术家在继承中原汉民族和少数民族艺术优良传

统的基础上�吸收了印度、中亚等地的舞蹈艺术�
发展而成的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舞蹈艺术。
1．“ S”形舞蹈的美学源头
印度公元前1世纪末桑奇大塔塔门上的药叉

女�弯曲的手臂和裸露的三道弯体态造型中�我们
可以找到北凉、北魏、西魏、北周等早期敦煌壁画
“S”形舞蹈的美学源头（图版25）。

药叉女身体全裸�乳房浑圆�体态性感而刺
激�双臂好像横斜的树枝�头部向右倾斜�胸部向
左扭转�臀部又向右高高耸出�全身构成了一条极
度夸张扭拧的“三屈式”曲线。这是在印度较为普
遍的裸体“三屈式”舞蹈姿势。有的专家曾据此分
析了亚洲舞蹈与印度佛教舞蹈的这种渊源关系�
“研究亚洲舞蹈必先研究印度舞蹈。理由之一�是
舞蹈的发生与原始的崇拜仪式密不可分�东、西方
传统舞蹈的差异�在许多方面受到佛教和基督教
观念的影响�而印度正是佛教的发源地。理由之
二�是印度特殊的地理位置�使其舞蹈向西亚、东
亚、东南亚全方位的传播�从而产生了世界性的影

响。” ［3］由此�从古代印度生殖崇拜升华而来的舞
蹈人体符号�为我们揭开了敦煌壁画舞蹈“S”形
起源的神秘面纱。
2．“S”形舞蹈从西域到中原
北凉、北魏的壁画乐舞形象�已脱离古印度药

叉女裸体舞蹈肉感刺激的人体特征�但其壁画乐
舞艺术却始终保留着东西方交流的“S”形痕迹�
这一体态特征在新疆克孜尔76窟天宮伎乐的壁
画场景有所体现�亦有所变化。

克孜尔76窟壁画中的一组天宫伎乐�丰乳细
腰�长巾披体�上身着各色蝉羽般的纱衣�丝织长
袍柔软华丽�紧紧裹着丰盈的“S”形肉体�肚脐外
露。从舞者丝织长袍缠裹的“S”形体态动作里�
已看得见托掌搭指、移颈、动眉的神情和弹指拧腰
的胡乐胡舞动律�激情四射�洋溢着世俗生命的活
力（图版26）。比较敦煌249窟天宫伎乐壁画�北
魏、西魏特有的半裸“S”形肢体符号正是来源于
西域的舞蹈形象（图版27）。

这样的“S”形舞蹈到唐代走向成熟。唐代是
中国古代舞蹈艺术从古典走向转型的时期�在这
一时期�丰富多彩的中原和西域舞蹈为壁画艺术
的表现提供了素材和原型�而成熟和发达起来的
舞蹈艺术形式又成为表现佛教经变的最好的形

式�艺术家通过多姿多彩的乐舞形式表现出佛国
世界的美妙无比�这些画面生动地展示了这一时
代恢弘博大、仪态万千的舞蹈风格。

中国舞蹈文化历来就有吸收、消化和改造外
来艺术的特点�它既相对稳定又不断变革。敦煌
壁画舞蹈形象的珍贵�在于它从北凉至元代�延续
了近千年�在它汩汩涌动的血脉中�注入并流淌着
丰富而鲜活的中外各民族舞蹈文化内涵�至今仍
然激发着艺术家们不断创作出既有民族传统�又
有时代精神的舞蹈艺术�舞剧《丝路花雨》、舞蹈
《千手观音》的舞蹈语言就是吸取了敦煌壁画舞蹈
形象�通过肢体、手势等动作�将“S”形线衍化到
了极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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